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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欧国家塞尔维亚，一个完成了

基础阶段 8 年义务教育的孩子，除了继

续接受通识文理教育外，还有别的选择

吗？答案是肯定的。

塞尔维亚教育体系并未严格单独

划分职业教育，塞尔维亚教育科技部内

部对于教育本身的管理仅分为基础教

育、中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3个部门。

在完成基础教育进入中等教育阶

段，法律明确规定，中学分文理学校、专

业学校、艺术学校与混合制学校等。文

理学校（类似国内普通高中）与艺术学

校学制 4 年，专业学校学制 3 年到 4 年，

毕业生均可以继续前往高校进一步学

习。高等教育阶段的学历划分为3个等

级，对于学术学历而言大致对应中国国

内本硕博3个阶段。职业教育则是专业

学历，包括基础专业学历、硕士专业学

历和专家专业学历。这种设置为职业

学校学生提供了更清晰的职业发展道

路，步入社会时也更具竞争力。

长期跟踪研究塞尔维亚教育体制

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塞尔维亚语专任教

师费正健介绍说，塞尔维亚大城市的中

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学校很有

特色，不少从校名就可以直接了解所从

事领域。例如技术、机械、医药、旅游、

测绘、音乐、化学、农业、食品技术等。

专业设置上，职业学校与学术高校

风格迥异，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直接面

向社会所需，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与专业

性，而塞尔维亚学术高校的专业设置强

调学术性，因而在面对特定岗位时，学

术高校毕业生未必占优势。

这种专业型的职业教育在一定程

度上加强了自身传统优势的发展，因而

公立职业学校不太会单独扩大教学规

模或教学内容。区域内学校间不会产

生非理性竞争或排名，学生完全可以凭

兴趣爱好或需求选择相关学校。

“塞尔维亚没有统一的高考，入学

考试一般由各院系自行组织，考试科目

与未来就读专业紧密相关，部分院系也

提供相关入学考试辅导材料或集中授

课，在没有‘一考定终身’的前提下，塞

尔维亚不同大类专业学生之间很难进

行优劣对比。”费正健说。

近年来，塞尔维亚职业教育出现

集约化趋势。过去，塞尔维亚公立综

合性大学大多采取“一城一校”模式，

一所大学下辖的若干学院分布于城市

各区，彼此相对独立。目前由于生源逐

渐减少，不少职业学校逐步合并，升格

为学院。如此一来，职业学校原本零散

分布的局面有所改变，这也有利于裁撤

冗余，集中教学资源发展社会所需的

重点专业。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国—中东欧

合作不断走深走实，职业教育也成为中

塞深化务实合作的新领域。2019 年 7

月，由浙江旅游职业学

院和贝尔格莱德应用

技术学院合办的中塞

旅游学院在贝尔格莱

德成立，这是两国在

旅游职业教育领域的

首 个 合 作 办 学 机

构。浙江旅游职业

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院长周李俐告诉经

济日报记者，着眼

于后疫情时代，该

校 将 积 极 开 发 线

上授课资源，建立

健全境外办学机

构“空中课堂”平

台。同时，依托

自 身 旅 游 汉 语

名 师 工 作 室 力

量，将《旅游汉

语》课程纳入塞方合作院校必修课程，

努力为中塞两国的友好合作交流培养

更多会汉语、懂专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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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成立初期曾深处极度贫困状态，然

而去年韩国 GDP 总量已跃居全球第十位。

从脱贫到实现“汉江奇迹”，再到维持制造业

强国地位，韩国发展职业教育、培养专业技术

人才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韩国职业教育早期被称为实业教育，强

调“一人一技”，课程局限在农业教育、工商教

育、水产教育等简单门类。后来，韩国修订

《教育法》，并推出“实业技术教育 5 年规

划”。上世纪六十年代起，韩国职业教育得到

实质性发展。

经过几十年发展，韩国经济发生翻天覆

地变化，职业教育的环境和地位也随之而

变。当前韩国服务业和制造业生产总值几乎

接近韩国经济总量，相关专业人才需求犹存；

青年失业率常年居高不下，临时工群体庞大，

职业教育对解决就业起着重要作用；各类高

中升学率越来越高，今年已达 79.4%，职业教

育的整体水平和起点在不断上升。

目前，韩国的职业教育大致可分为中等

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两个阶段。中等职

业教育包括职业教育特性化高中、设置职业

教育学科的普通高中、各类职业技术学校以

及委托培训等。其中，职业教育特性化高中

设有农业、工业、商业、水产、海运、服务业等

多个门类的课程。部分普通高中设有职业教

育学科，相关学科和学生也被纳入职业教育

范畴内。普通高中没有升学意愿的学生可在

高二或高三参加职业学校的委托培训，由普

通高中生转为职业教育学生。

高等职业教育包括专门大学、产业大学、

技术大学、放送通信大学等，其中专门大学办

学规模最大，也最具普遍性。专门大学虽有

别于普通本科院校，但毕业后可获得产业学

士学位。产业大学为 4 年制，提供技术工种

培训，毕业后可获得学士学位。技术大学较

少，只招收高中以上学历且在企业、工厂有工

作经历的人员，主要进行工科职业教育。放

送通信大学类似于中国的电大，主要面向成

人教育和未升学的高中毕业生。

近年，随着经济形势变化，韩国也在推动

职业教育与时俱进。注重实习实践、开展国

际交流、在中等职业教育阶段推行学分制成

为重要举措。

一是韩国政府强调“以现场为中心的职

业教育”，力求增加职业教育学生的实习经历

和实践能力。2011 年，当时的韩国教育科学

技术部与大韩工商会议所签订谅解备忘录，

提出让企业和工厂等用人单位在职业教育中

发挥主导作用，学生与企业或工厂签署实习

合同，提高用人单位与职业学校的黏性。几

年后，韩国教育部和雇佣劳动部又联合发文，

打造“产学一体化学徒学校”，进一步推动企

业、工厂与职业学校的一体化建设进程。

二是韩国政府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推动

职业教育“走出去”。例如，韩国教育部近年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推动韩国参与非

洲国家职业教育交流活动。再如，韩国与阿

塞拜疆等亚洲国家开展合作，相互派遣职业

学校的教师和学生。

三是在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导入学分制成

了当前韩国职业教育的热点话题。此举旨在

为学生提供更多课程选择的余地，将校外实

习成果更好地体现在校内成绩上。明年韩国

将在所有职业教育特性化高中全面施行。

完善的德国职业教育体系，尤其是其“双元制”

模式享誉全球。然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自

2020年以来德国职业教育市场遇到了较大挑战。

将课堂学习和工作实践紧密结合的“双元制”是

德国职业教育的最大特色。所谓“双元制”职业教育

是把传统的“学徒”培训方式与现代职业教育思想结

合的一种学校与企业合作办学模式，学校为“一元”，

企业为“另一元”。通过校企合作，以学徒制方式共

同培养职业技术人才。职业学校负责传授理论基础

知识，学生通过在企业实习获得实践操作机会。这

种模式使德国青年失业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也

让德国企业保持较强竞争力。

在“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下，戴姆勒、西门子等

德国大型企业以及各类型的中小企业，均积极参与

并提供学徒岗位。在为期2年至3年半的学习中，学

生每周有一半时间在企业实习。在德国，该模式是

除全日制职业教育和升学导向职业教育以外，高中

阶段职业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特点和

目的是能直接向企业输送成熟、合格的技术工人。

德国联邦教研部部长安雅·卡利切克多次表示，“双

元制”职业教育对德国的经济实力和创新能力起决

定性作用。

然而，德国人引以为傲的“双元制”模式在疫情

期间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德国联邦职业教育

研究所（BIBB）日前发布的《2021 年职业教育报告》

显示，受疫情影响，2020 年德国国内仅签订“双元

制”培训合同约46.7万份，较2019年减少11%。这是

自 1992 年以来德国全年新签订的“双元制”培训合

同数首次下降到50万份以下。

此外，“双元制”培训模式下德国企业和学生之

间的供求平衡也在出现较大变化：2020 年，企业提

供的工作岗位共约 52.7 万个，较 2019 年减少 8.8%，

而学生提交的岗位申请数量共约 49.6万个，较 2019

年减少 9.6%，全年空缺的学徒岗位多达 6万个，平均

每100名学生可申请106个工作岗位。除健康、教育

与社会服务领域的培训合同数量有所增加外，其余

领域申请数量均呈现下滑态势。

究其原因，除持续蔓延的疫情导致德国经济不

确定性增加、企业经营活动受影响严重因而提供较

少的实习机会之外，也与近年来许多德国年轻人认

为技工工作单一且与数字化浪潮脱钩严重有关。此

外，当前德国职业教育市场上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趋

势，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倾向于选择更高级别的学

校或全日制培训学校就读。

对此，卡利切克表示，低迷的“双元制”职业培训

使其深感忧虑，德国迫切需要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

以便在后疫情时代推动德国经济迅速恢复增长。

在德国联邦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近来德国联邦

教研部联合联邦经济部、财政部共同提出“经济与未

来”一揽子措施，试图多措并举，迅速扭转当前“双元

制”职业教育的低迷态势。

一方面，推出“保护学徒制”援助计划，重点资助

卫生、健康与社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和机构，鼓励其

在疫情期间继续扩大培训场所、增加学徒岗位。对

于那些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企业，为其学徒考试

预备课程费用提供 50%补贴，同时每名学徒每一学

年最高还可获得3000欧元奖金。

另一方面，顺应“工业 4.0”、数字技术发展等新

趋势，发起“职业教育 4.0”倡议，旨在制定数字化培

训措施、改革培训专业和内容，以打造数字经济时代

具有更高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德国职业培训新模式。

在该倡议下，电气工程、信息工程和电机制造业等领

域均加入了学生应掌握信息、办公系统技术和电信

技术的要求，鼓励教师通过相应的数字技能资格认

证，同时开办“数字职业培训学校”，向联邦各州提供

总计65亿欧元资助，为学校购置数字终端设备。

为提高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国际化程度，

为德国企业培养更多的优秀国际人才，德国联邦教

研部专门出资 150万欧元在慕尼黑工业大学设立国

际职业培训硕士项目“BBI@TUM”，让来自世界各

国的学生有机会了解并体验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

育培训课程。对此，卡利切克表示，作为一个出口导

向型国家，德国希望与其他国家分享“双元制”职业

教育模式的优势。各国的职业培训都应加强实践指

导，开办这种课程将使各国教育部门、学生以及各领

域的企业都受益。

韩国——

与 时 俱 进 重 实 践
本报驻首尔记者 白云飞

德国——

“ 双 元 ”模 式 重 能 力
本报记者 陈希蒙

塞尔维亚——

专 业 设 置 重 实 用
本报记者 蔡 淳

近年来，韩国推动职业教育与

时俱进，注重实习实践、开展国际交

流、在中等职业教育阶段推行学分

制成为重要举措。

将课堂学习和工作实践紧密结合的

“双元制”是德国职业教育的最大特色。这

种模式使德国青年失业率长期维持在较低

水平，也让德国企业保持较强竞争力。

塞尔维亚职业学校与学术高校风格迥异，职业学校的专业设

置直接面向社会所需，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与专业性，在面对特定岗

位时，学术高校毕业生未必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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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10 名厨艺专业学生赴塞尔维亚学

习。图为两国学生开展厨艺交流。 （资料图片）

工人在大众集团工厂从事电池组装。 （资料照片）

韩国渔业工人在演示操纵机械，打捞海产品。 本报记者 白云飞摄

在全球范围内，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和支

持职业教育。打造具有本国特色、符合发展需求的职业教育体系，可为产业

发展和经济转型输送源源不断的动力。疫情后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方向和

发展趋势，已成为一些国家关注的重要议题。


